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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开中德交流之窗
钟 勤

同济大学是由德国医生宝隆
创办的，前 ! "年一直按照德国的
培养模式办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教师几
乎都回国了。之后整整 #"年，同
济大学与德国一点关系也没有
了。恢复与德国的传统联系，重新
开启中德文化交流的窗口，并且使
这种传统联系更加发扬光大，是我
国改革开放创造的机遇，是同济
大学以李国豪教授为代表的一
批有识之士不懈努力的结果。

$%&'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
春风浩荡，中国向世界睁大了探
索的眼睛，发现与科学前沿的距
离越来越大了。当时李国豪校长
提出了同济大学办学模式的“两
个转变”，即向多学科大学和国
际化大学转变，在全校引起强烈
反响，学校迅速向教育部呈报申

请，要求恢复与德国的传统联系，
恢复采用德语教学。

教育部收到申请后非常重
视，但这件事涉及国家方针大
计，除了与外交部商得一致，并
征求上海市的意见外，教育部专
门向国务院
递交了请示
报告。报告
中写道：同
济大学最初
是德国人创办的，在德国科教界
仍有一定影响。方毅同志在接见
西德科教部国务秘书和西德各州
教育部长会议主席时，谈到过同
济大学恢复用德语教学的传统
问题，对方表示赞同，态度积极，
愿意合作。据悉，西德外交部也
就此事专门开会作了研究。

教育部的报告送到国务院，

方毅同志批转邓小平、余秋里、耿
飚、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位
副总理均表示同意。中国教育界这
一划时代的重要事件拉开了大幕，
(%&%年春天，应洪堡基金会邀请，
李国豪校长率领学校代表团首次

出访西德，获
得丰硕成果。

当时的
国务院副总
理方毅同志

一直关心同济恢复与德国联系之
事，他随后到学校视察时说：德国
很值得我们学习。德国的科学基
础雄厚，出了不少人才。我们的科
学技术要上去，光学习美国不行，
还要派人到德国。闸门一旦打开，
久蓄的潮头奔涌而出，对德交流
合作蓬勃开展起来。国家在同济
大学设立了留德预备部，全国公

派留德学生都到这里来培训德
语，)"多年累计培训了数万人。在
德国成立了“同济之友协会”。

由于李国豪校长在重建同济
大学与德国传统联系中的贡献，
德国政府在 (%'&年同济大学建
校 '"周年之际，特别授予他一枚
“大十字勋章”，这是专门表彰对
德交往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
士的。("年以后，同济大学继任校
长吴启迪教授也因为在开展中德
文化和科技交流中的成就，被德
国政府授予“大十字勋章”。一所
高校两任校长都获得这一荣誉，
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可说是同
济大学对德交往中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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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前的一个冬
天，北极圈
内 一 个 叫
*+,,-./01 村
的村民突发奇想，用村边
23045河里的冰块堆了一
间 67 平方米的冰房子用
来作为行人的驿站。这个
创意立刻传遍全世界，
*+,,-./01村则顿时成了这
个地球上又一处让无数人
神往的地方，尽管当时
*+,,-./01村周围全是冻土
而寸步难行，但冰
房子充满童话般的
诱惑足以让这个世
界上物欲横流的
人们涌动起暂时
回归或者寻找一下心灵宁
静的希望。

)""" 年 *+,,-./01 村
的冰房子正式以冰酒店的
名义向世界开放8 这时的
冰酒店规模已是当初冰房
子的 $7倍，共需 !777吨
冰块来砌成。冰酒店里有
能容纳 $77多人睡觉的冰
客房……虽然冰酒店的历
史不长，但就在这短短的
几年中却留下了许多显赫
的声名。

冰酒店最为神奇、最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每年的
初春。那曾经的晶莹剔
透，那曾经的灯红酒绿，

那曾经的冰清玉洁，那曾
经的如诗如画以及冰酒店
里所有令人缅怀的、令人
激动的、令人幻想的日子
都将融化于阳光明媚的春
水之中。待到来年的冬天，
当积雪再次覆盖 *+,,-./01

村的茫茫原野，冰酒店这
个被誉为苦寒中的“温馨

岁月”又将开始它
童话般的浪漫……

)779 年 $) 月
的一天，我亲眼目
睹了一回 79 版冰

酒店的“诞生”（见右二图）。
我从瑞典北部名城基

律纳抵达 *+,,-./01 村时
已是中午时分，一下车便
看见了一栋白色的冰雪建
筑伫立在茫茫雪原上，看
上去形状就像是一顶巨大
的白色帐篷……冬日里难
得一见的晚霞悬在苍茫阴
瑟的天空，即将隐去的一
丝红云萦绕在冰酒店的白
雪中，使这个伫立在凄冷
之中的“冰雕”有了一点点
暖意……跟我在照片上看
到的不一样的是冰酒店门
口刻着 :;5<3=5> 字样的大
冰块还没有立起来，这足

以说明 "9 版
冰酒店还在建
造中。
推开贴着

驯鹿皮的冰酒
店的门，里面
便是大堂和吧
台。同样与照
片不同的是眼
前的大堂缺一
盏悬空而挂的
吊灯，而大堂
的后半部分竟
如工地，两位工人正在用
冰镐雕琢 #把高背椅子。
工人托尼告诉我这椅子是
今年加的，因为如今来冰
酒店的人实在太多，除了
住的更多的是来参观的，
不能体验睡冰床的感受，

那么坐坐冰椅也是蛮有趣
的。托尼将冰镐交给我让
我也来试试，于是我放下
相机拿起冰镐在托尼的指
点下雕琢起冰椅子来，而
托尼则在一旁为我咔嚓咔
嚓地留起影来。托尼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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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中医“补液”
潘华信

补液也叫输液，俗称
“打点滴”，西医临床常在葡
萄糖液中加入药物，直接静
脉滴注，治疗各种较为急、
重的疾病，现今医院的补液
已是热火朝天，有时连普通感冒
发热也不例外，不免小题大做，
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我说中医也曾用过补液治病，
别人或许会认为我在讲天方夜谭，
然而这是历史事实，它需要追溯到
遥远的唐宋时期，当时在临床上曾
经普遍地大量地应用各种植物的
新鲜自然汁，来补充体液，弥补重
证、慢性病造成的体液消耗，同时
又发挥它们独特的治病作
用，当然，那时补液不可能
像今天一样静脉滴注，而是
靠口服、频服、大量服，通过
胃肠道的吸收，发挥它们的
作用，然这种先人独创的补液方法
与今日静脉滴注的作用和目的可
谓如出一辙。常用的自然汁有：生
地黄汁、天冬汁、麦冬汁、葛根汁、
地骨皮汁、藕汁、百部汁、百合汁、
芦根汁、茅根汁、生姜汁等，它们新
鲜而富于营养，既补液养阴，固护
元气，又各具治病的特点和优势，
协助主药，起到治疗的作用。在历
史上它曾经为拯救各种急证重病，
为我们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过重
大贡献。如初唐名医孙思邈，治疗
上消化道出血，用生大黄粉、生地
黄汁两味药，前者止血，后者补液。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曾在卢中心
医院中西综合病房与焦东海医师

共事，分管病房，目睹大黄止血
之验者无算，焦医师筚路蓝缕，
数十年矢志于大黄之研究，其切
实的疗效已得到科学的认证，问
题在于一千四百年前孙思邈用大
黄的同时，再补助以大量的生地
黄汁，我说这比单用大黄更胜一
筹，因为地黄不仅协同大黄止血，
更在于它能凉血清热，养阴生津，
补充体液而抗失血性休克。这样绝

佳的秘方，孙思邈并没有
像今天电视剧中某些老字
号国药店的掌柜们一样把
它精心庋藏起来，轻不示
人，也没有因此而走下太

白山来到长安改作药材生意，而是
毫无保留地在《千金方》一书中把
它公诸于世，且唯恐世人掉以轻
心，竭力推崇它为“吐血百治不差，
疗十十差，神验不传方”，大医精
诚，天人共鉴，能不令今人汗颜？！

宋代《太平圣惠方》《圣济总
录》中补液良方更多，如治严重咳
嗽，久久不已，用“生百部汁、生姜
汁、百合汁、白蜜”；久病毛瘁色夭
不能饮食者用“生姜汁、蜜、生地黄
汁”等等，今书俱在，足可印证，不
复赘列。照理说唐宋已如此广泛应
用自然汁了，后世一定会发展得更
完善，遗憾的是历史事实并不如
此。金元变革，战祸频仍，博大精深

的唐宋医学的整体格局被渐
次解体，代之以一时、一地、
一事所需的专题医学，自然
汁由于采办、贮藏的不易也
随之成了明日黄花。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随

师临证，自然汁虽已绝迹，老师还
仍能以鲜生地、沙参、石斛等代之，
补液遗旨，一息尚存。六十年代我
做医生时，几家传统大药店仍可勉
强供给鲜药，七十年代起鲜药在药
肆绝了踪影，三十年来中药界不正
常的缺货成了今天正常的不供货，
传统特色，荡然无存。参茸滋补，惠
在富贵之家；鲜药济涸，泽被苍生
百姓，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心知肚明
的。新世纪前后，我带教了四位韩
国医学博士有 6年之久，现在都已
回国当了教授，在顺天大学、园光
大学等执教，猥承不弃，常来上海
看望我，给我带来的礼品中有一次
竟是一瓶生地黄汁，并说植物自然
汁在彼邦采办甚易，临床习用。我
既愕然，又转欣喜：唐宋遗绪，嬗递
勿替！但有一点要预先声明：源流
必须分清，自然汁的应用，源自我
国唐宋，流及邻邦，不要再等几十
年以后，想到要恢复传统中医特色
时，再组织代表团到韩国去取经，
学习他们自然汁应用的经验，不免
本末倒置，有辱祖宗的。

编者按' 潘华信先生浸沉中
医数十年!博览历代名典!多有卓见!

今起特辟此栏"""#灵兰剔藓$%

&灵兰$二字!取自'素问(首篇'灵
兰秘典论()泛指中医学*古医经%

版冰酒店的工程经理，
他说由于今年雪下得早，
所以冰酒店开工也早。现
在是边施工边营业，虽然
吊灯还没装上，大堂的休
息区也还在装修，但客
房、教堂、电影院等都
已竣工并已开始接待客
人。托尼说，今年来
*+,,-./01 村旅游的人特
别多，已预约了冰酒店的
有一万多人了……
虽然有那么多人在

等待，但我还是非常幸
运地得到了在冰酒店住
一夜的机会。夜里 ()点
我领取了睡袋穿过大堂
走进我的房间。那是一
间被晶莹的冰、洁净的
雪以及斑斓的灯烘托着
的卧室，置身于此就仿
佛走进了神话里的仙
境，而冰床上的那张驯
鹿皮则让我一下子与天
地融为了一体。
于是，在这个难忘

奇特的夜晚，我躺在北
极圈以北 )""公里的这
片冰雪上，想起了萨米
人的格言：“冰雪是我们
温暖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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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读到赵昌平先
生《唐诗三百首全解》
（复旦大学版）时，心
里是有个疑惑的。昌
平兄致力于撰写《唐

诗史》十数年，是为唐诗研究领域的
高端项目，我等知情读者翘首以盼，
盼得好苦，他何以舍得抽空去做一
个解读唐诗的“普及”活儿？
等到读完“全解”，读完他的唐诗

研究论文集《赵昌平自选集》，我知道
了，解读唐诗，撰写唐诗史，在昌平
兄，是同一件事———感悟唐诗———的
两面。解读唐诗，他所希望于读者的，
是能借助解读，把唐诗读通，进而有
所感悟，如若还想进一步研究唐诗，

也有了阶梯；撰写《唐诗史》，他就是以自己对唐诗的
独特感悟为基础的，对前人的观点他不愿人云亦云，
他希望从对诗和诗人具体的感悟中形成自己的研究
个性和见解，从而建构整部唐诗史的理论框架。
他把为读者解读唐诗三百首，也当作自己撰写

唐诗史的又一次沙场练兵。
对诗的感悟，历来有“以己心印诗心”的说法，最

著名的就是“以禅喻诗”了。昌平不反对这样的说
法，并认为这是读诗的高境界。然而，知禅理者能
顿悟诗心，无不有厚实的“积学”打底。舍“积
学”而论印心、顿悟，“狂禅”者多，痴人说梦者
多。加之近十数年来，青年学人多有向他“问学”
者，他发现，许多人的通病是低级别的，那就是误读
唐诗，连堂堂硕、博学子亦不能免。“以禅喻诗”的时
代远未到来。于是有了这本赵氏《唐诗三百首全解》。
昌平选择清代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为底

本。蘅塘退士当年选诗，以“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
者”为标准。这样的选择遭遇了不断的批评，近百年
来，“新选”唐诗三百首也是层出不穷，但这本“俾童
而习之，至白首亦莫能废”的童蒙诗选本，却因其典
雅晓畅明丽、易诵易记易解，成为初学者的首选，历
时三百年而光景常新。昌平看中的也是这一点。

昌平解读唐诗三百首，分注释、语译、赏析三部
分。他把这三部分的功能归纳得十分精辟：“注释以
实其基，广其识；语译以通其脉，顺其气；赏析以博其
趣，撷其神。”而且三方面均有特色。于注释，他泛览
《唐诗三百首》问世以来的各家注本，对其中的失注、
误注予以匡正。于赏析，他不就诗论诗，而是尽可能
介绍一些唐诗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他把不同诗
人作品对照解读的方法，给人诗史流变的印迹，读者
有幸了，在这里就已闻到《唐诗史》中的气息。
还有就是“语译”，对诗的“翻译”。这事过去

几乎无人系统做过，也是昌平最不想做却花了最大
功夫的。盖因诗不可译，
一译便韵味顿失。这一
次，昌平是“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目的无他，就是
想帮助初学者读通唐诗，
贯通诗脉，从而于吟哦记
诵之际去捕获独特的感
悟。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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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听说俞平
伯留学英国只留了两个
星期我觉得又奇怪又有
趣。我那时候读了不少
朱自清和俞平伯的诗文。
沉迷颇深，启迪也远，

常常爱说朱自清一九三"年代留学英
国之后的笔墨跟写《欧游杂记》 《伦
敦杂记》之前不很一样；俞平伯倒是
从来不脱梅窗疏影的韵致，学养与文
字都十分华夏，消受不了欧风欧雨该
是情理中的事。他和傅斯年都
是胡适的学生，一九一九年北
大毕了业两人决定赴英留学，胡
老师自然高兴，临行师生三人还
先陪杜威到济南请学才转去上海
搭轮船出国。
“平伯忽然於抵英两星期后

回国”，傅斯年给胡适写信说。“他
走得很巧妙，我竟不知道。我很怕
他是精神病，所以赶到马赛去截
他。在马赛见了他，原来是想家，
劝他下船回英，不听，又没有力量
强制他下船，只好让他走罢。这
真是我途中所最不快的一种经
历”。傅斯年还说，“旧文学的根
柢如他，在现在学生中颇不多”，
他此次回国，“输人新知”的机会
虽断，“整理国故”的缘份未绝，
希望胡老师多多劝勉引导。俞平伯后来
果然成才，五十年代大陆上批判他和胡
适之的治学思想，我反而越发爱读俞先
生的书。朱自清死得早，作品躲过大劫，
却也渐渐钙化了。

俞平伯的字我尤其喜欢。去年五
月，我托朋友在北京拍卖会上替我买到
他写给苏联汉学家艾德林的那幅《牡丹
亭杂咏》。那是潘亦孚的旧藏，我原以为
此生很难再遇到老先生这样完美的墨
迹了，没想到翰墨聚散之间，情缘还是
有的。今年六月五日，上海拍卖会上竟

又出现俞平伯、许宝驯夫妇一九五九年
致艾德林的两通信札，还附了六"年一
封明信片和六二年一个信封。

俞平老信上说：“昆曲研习社积极
活动，十月三日、八日在长安戏院参加
建国十年献礼，演出全部《牡丹亭》，社
中同志都很兴奋。我近作小诗，杂咏记
中故事，另纸录奉一笑”。他说的正是我
在北京买到的那幅《杂咏》：《杂咏》下款
题了“俞平伯识於北京一九五九年十月
三日”；信札日期则是“一九五九年十月

四日”；一日之隔的一封信和一
幅字，经过漫漫四十六个寒暑，
终於先后飘进我的书房聚首了！

在我，这是集藏游戏中一次
美丽的姻缘。艾德林一九八五年七
十六岁辞世，俞平伯一九九"年
九十岁息劳，他们经历过的红彤
彤的年代都过去了。二十世纪上
半叶苏俄汉学研究鼎盛，阿列克
谢耶夫满庭桃李，二三十年代给
拘捕了一批。反法西斯战争中又
死了一批。五十年代的汉学祭酒
听说是艾德林和费德林了。艾德
林早岁研究白居易绝诗，中岁专
攻陶渊明，一九五八年常在古槐
书屋与俞平伯“共读陶集，深有
乐趣”。费德林不但精通古典文
学，还钻研鲁迅、茅盾、郭沫

若，跟艾德林合译过毛泽东诗词十八
首，跟阿赫马托娃合译过《离骚》。
我刚读了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

的中译本。也许是翻译生硬，也许是
原文本来就单薄，艾德林的文章真是
远远攀不上俞平伯的境界。俞先生给
他的信上说：“苏联工艺精美，任何
小品，我们都很喜爱。看到苏联的东
西，更想起您的丰采了。”明明是沉郁
政治气压下的客套话，老先生写来丝
毫不减温润，跟他一手小楷一样从容，
隐约还浮出他的老师周作人的淡雅。

灵兰剔藓


